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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很喜欢读书学习，也喜欢写东西”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赵华安、张春富同志，你们

是和习近平同一批到梁家河下乡插队的知

青，对当年的情况有不少了解。请讲一讲

当年知青下乡的情况。

赵华安：知青下乡是毛主席当时一个

战 略 部 署 。“ 文 革 ” 时 期 ， 很 多 单 位 都 无

法正常工作，就业岗位非常有限，而当时

城 市 青 年 学 生 的 状 况 是 ， 毕 业 生 特 别 多 ，

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那时候，我们所受的

教育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让我们

下乡插队，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去。

我们与习近平同一批从北京去的梁家

河 。 当 时 习 近 平 、 雷 平 生 、 戴 明 、 王 燕

生 、 杨 京 生 被 分 到 二 队 ， 他 们 这 个 队 是

“后队”。我和张春富被分到一队，是“前

队 ”。 当 时 梁 家 河 村 子 很 小 ， 总 共 就 两 个

生产队。

张春富：是的。毛主席在全国人民心

中有崇高威望，他老人家说的每一句话对

我们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回过头看，知青下乡对广大农村有很

多 好 处 ： 我 们 知 青 给 农 村 带 去 了 新 鲜 事

物，有比较先进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文

化知识。另外，知青返城后对插队的地方

念 念 不 忘 ， 经 常 给 予 一 定 的 支 持 和 帮 助 ，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乡们的生活水平。

下 乡 对 我 们 知 青 自 身 也 有 很 多 好 处 ：

我们在农村锻炼了生存能力和认识社会的

能力，更加深入理解了国家的现实状况和

最基层农民的生存状态，这对我们的人生

有着深刻影响和启迪。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到梁家河，一路

上的情况是怎样的？

赵华安：我们在北京火车站乘坐知青

专列离京。那是一列绿皮火车，还是那种

烧 煤 的 蒸 汽 机 火 车 头 。 火 车 上 的 知 青 很

多，车上的知青和站台上送站的亲友们都

掉眼泪。

我们坐火车一路到了陕西铜川 ，在铜

川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又坐

军 用 卡 车 往 延 安 去 。 卡 车 路 上 开 得 很 慢 ，

时速也就 40 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当时路

况 不 好 ， 车 斗 里 坐 了 很 多 人 。 到 了 延 安 ，

我们又休息了一个晚上，再坐卡车经过延

川县到了文安驿公社。我们一下车，就看

到当地来接我们的老乡。梁家河来了差不

多 二 十 个 人 ， 帮 助 我 们 背 行 李 ， 领 我 们

回村。

采访组：从北京大城市到陕北农村生

活，你们一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吧？

赵华安：从首都到农村，生活差异很

大，一开始确实很不适应。窑洞里到处都

是虱子、跳蚤、臭虫，我们在炕席下面撒

66 粉、敌百虫等一些药粉，但这并不能解

决问题，我们还是被咬得全身都起包。

有时候窑洞里面还会进来蝎子 、蛇之

类的东西。我被蝎子蜇过一次，小腿肿了

好几天，后来还是老乡告诉我一个偏方才

治好了。老乡特别真诚朴实，他们也充满

智慧。我们当时有个什么头痛脑热的，老

乡就告诉我们偏方，帮我们治病。我有一

次 上 火 ， 嗓 子 又 红 又 肿 ， 都 说 不 出 话 来

了，老乡教我一个偏方，把煮熟的鸡蛋在

水井里冰一夜，第二天吃下去，还真治好

了这个病。

采访组：我听别人说起过，有一次习

近平晚上去挑水，回来煮饭吃完之后发现

里面有一条蛇？这个事情你们知道吗？

赵华安：具体这个事情我不清楚 ，但

这 样 的 事 情 在 窑 洞 里 是 完 全 可 能 发 生

的 。 我 们 住 的 窑 洞 里 面 有 时 候 会 进 来

蛇 ， 这 是 因 为 当 时 的 窑 洞 都 是 土 窑 ， 冬

暖 夏 凉 ， 蛇 就 喜 欢 往 里 钻 。 我 记 得 有 天

晚 上 下 着 大 雨 ， 我 们 房 东 的 孩 子 王 新 平

来 叫 我 们 ：“ 你 们 赶 紧 来 帮 个 忙 ， 我 们 家

进 来 一 条 蛇 ， 就 在 我 们 炕 上 呢 ！” 我 跑 上

去 一 看 ， 好 长 的 一 条 蛇 ， 有 一 米 五 长 ，

还 是 一 条 红 色 的 花 蛇 ， 正 在 他 家 炕 上 盘

着 ， 蛇 头 伸 在 外 面 ， 吐 着 信 子 ， 十 分 吓

人 。 王 新 平 的 家 人 都 吓 得 躲 在 了 灶 台 后

面 。 我 当 时 什 么 也 没 想 ， 就 赶 紧 拿 了 一

条 被 子 给 蛇 给 捂 住 了 。 我 想 把 它 打 死 算

了 ， 省 得 再 跑 出 来 吓 人 。 王 新 平 的 家 人

说 这 东 西 有 灵 性 ， 不 要 打 死 它 ， 还 是 把

它 放 走 吧 。 我 就 冒 着 大 雨 拎 着 蛇 走 了 好

久 的 路 ， 把 它 扔 到 了 一 个 沟 里 头 。 经 过

这 一 件 事 情 ， 老 乡 和 我 们 的 感 情 更 亲

了 。 王 新 平 一 家 人 把 我 当 成 自 己 家 人 ，

对 我 们 特 别 好 。 那 时 候 农 村 都 很 穷 ， 吃

不 上 什 么 东 西 ， 他 们 平 时 有 什 么 吃 食 都

会 叫 我 去 。 王 新 平 现 在 还 和 我 们 保 持 联

系 ， 仍 然 像 一 家 人 一 样 来 往 。 他 来 北 京

玩 ， 我 都 是 请 他 住 在 家 里 。

采访组：请你们讲一讲在梁家河生活

和劳动的情况吧。

张春富：我们刚开始吃农村食物 ，真

的很不习惯。当地人用糠做的糠团子，黑

哩吧唧的。一开始，我们觉得挺新鲜，就

想 尝 一 尝 ， 结 果 吃 了 一 次 就 再 也 不 想 吃

了。这糠团子非常干，难以下咽，噎得人

吃不下去。当时，国家给我们知青有专门

的供应粮，我们比老乡吃的稍微强一点。

赵华安：在农村插队，我们这些半大

小 伙 子 都 要 自 己 料 理 生 活 ， 像 缝 补 衣 服 ，

之 前 都 没 干 过 的 活 儿 ， 现 在 都 要 自 己 干

了。衣服破了，我们都不怎么会缝，就学

着缝，穿针引线，补得歪歪扭扭，也不在

乎好不好看，补上窟窿就行了。我见过近

平 有 一 次 缝 自 己 的 一 件 衣 服 ， 针 脚 挺 长 ，

不过好歹缝得还挺整齐。

后来 ， 很 多 知 青 离 开 了 梁 家 河 ， 村 里

就 把 前 队 、 后 队 的 知 青 合 在 一 起 ， 都 住

在 一 排 知 青 窑 里 。 文 安 驿 有 集 市 ， 我 记

得 是 十 天 有 三 个 集 。 近 平 去 赶 集 的 时

候 ， 从 我 们 窑 洞 门 口 路 过 ， 就 给 我 们 打

招 呼 ， 问 问 谁 愿 意 一 起 去 ， 就 结 伴 同

行 。 近 平 不 是 那 种 话 很 多 的 人 ， 他 性 格

随 和 ， 对 人 友 善 ， 喜 欢 交 朋 友 。 通 过 接

触 ， 我 们 也 发 现 他 这 个 人 性 格 直 率 ， 说

话 直 截 了 当 ， 讲 什 么 事 情 很 清 晰 、 很 明

确，也非常入情入理。

我们一般去文安驿买牙膏 、牙刷、肥

皂等日用品，还有像信封、信纸一类的文

具。买煤油也得去文安驿，不过要凭票购

买，最多只能买半斤。因为每次去文安驿

买东西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临时需要

买什么东西都觉得很不方便。这也是近平

后来在梁家河搞代销点的原因之一。有了

代销点，大家买东西就方便多了。

张春富：刚开始时，我和近平一块在

基 建 队 打 坝 、 修 梯 田 。 我 在 坡 上 挖 土 的

时 候 ， 看 见 近 平 用 架 子 车 拉 土 ， 他 干 活

非 常 卖 力 。 砸 夯 是 很 累 的 体 力 活 ， 四 个

人 用 石 头 拽 着 石 头 夯 的 四 个 犄 角 ， 中 间

一 个 人 扶 着 把 ， 往 下 砸 。 近 平 打 坝 时 ，

我 就 在 半 山 上 掏 土 。 虽 然 打 坝 很 辛 苦 ，

但 一 场 大 雨 就 可 能 把 打 好 的 坝 冲 垮 ， 我

们 只 好 反 复 地 打 坝 。 我 印 象 特 别 深 刻 的

是 ， 每 天 早 晨 起 得 太 早 了 ， 鸡 一 叫 就 要

起 来 ， 那 时 候 天 还 不 亮 ， 我 们 就 一 担 一

担 地 把 猪 粪 、 羊 粪 、 牛 粪 往 山 上 送 。 我

们 那 时 候 挑 担 子 都 不 会 换 肩 ， 实 在 累 得

不 行 了 就 把 担 子 放 在 那 儿 ， 歇 口 气 再 重

新挑起来。

采访组：请你们讲一讲当时知识青年

在农村的学习情况。

张春富：插队期间，农村经常搞社会

主义路线教育活动，我们晚上经常在一起

学习，通常一两天就要学习一次。我们知

青都在一起开会、学习。有时候，我们还

要 去 文 安 驿 开 会 。 去 文 安 驿 开 会 的 时 候 ，

都得早起，走很远的路才能走到。并且那

个 时 候 开 会 可 不 像 现 在 有 会 场 、 有 座 位 ，

大家都在公社大院里面，都是站着听，通

常都要站一两个小时。

社教运动的时候，我们就都聚集在一

间窑洞里面，点着马灯，学习毛主席的最

新指示，有的时候念念老三篇，有的时候

念念报纸，讲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

势 。 那 时 候 ， 我 们 学 这 些 东 西 一 点 都 不

烦，还是很有积极性的。

赵华安：在窑洞里的时候，近平就在

炕 桌 上 、 炕 沿 上 写 字 。 天 气 暖 和 的 时 候 ，

他就搬一块石头，坐在石头上，趴在磨盘

上写。他写字的姿势挺有意思，把纸斜着

放，手也顺着纸的角度，斜着写字。后来

我 也 试 过 一 次 那 样 写 字 ， 感 觉 是 比 较 顺

手。近平写字很规矩，一笔一画地写，每

一个字都整整齐齐，清清楚楚。

近 平 很 喜 欢 学 习 ， 平 时 也 很 喜 欢 看

书，喜欢思考，喜欢写东西。他带来不少

书，不仅自己经常看，也把书借给别的知

青和村里的老乡看，他也从别的知青那里

借书、找书看。

编者按：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作

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全党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

央权威，是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任务。

今 天 我 们 依 然 需 要 权 威
—— 重 读 恩 格 斯 《论 权 威》

□ 董 洁

恩格斯于 1872 年 10 月写就的 《论权威》，

是在国际工人运动日益兴起迫切需要权威，而

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反对权威的大背景下写就

的。这篇经典文献对于权威的定义、权威存在

的客观性以及维护权威的重要性等提出了十分

深刻的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

写作背景

从大的时代背景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

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发展，

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尤其迅速，垄断资本主义开

始出现萌芽。与之相随，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

益凸显，生产日益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占有私人

化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这一矛盾的外在表现

是一些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国家从1825年

开始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危机爆发使得工人

阶级日益贫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

级矛盾逐渐激化。工人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起来

斗争的运动随之兴起。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

洲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即法国里昂

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意志西里西亚纺

织工人起义。1864年 9月，国际工人协会即第

一国际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一

个新时代。恩格斯的《论权威》就是在资本主

义各国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阶级矛盾趋于尖锐

的大背景下写就的。

从写作的直接动因看，恩格斯写作这篇短

文主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主张和分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无政府主义者大肆

宣传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反对任何权

威，对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恶劣影

响，不仅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无产阶

级运动也造成了较为负面的影响。无政府主义

思潮的领军人物巴枯宁，利用巴黎公社失败、

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加紧对第一国际迫害的机

会，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

际的中央执行机关。1872年 9月召开的第一国

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清算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

错误，并将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但巴枯宁

没有善罢甘休，纠集追随者召开了无政府主义

者的反权威主义大会，拼凑起“反权威主义”

国际。为了揭露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性、反革命

性，从思想上彻底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恩

格斯在多次与马克思通信后，写出了 《论权

威》，提出了自己的权威观，从理论上对权威

的本质与重要性进行了深刻分析。

主要观点

关于权威的定义。恩格斯指出，“这里所

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

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很显

然，这一定义从两个方面指出了权威的规定

性，权威不受个人意志支配，且以服从为前

提。这说明了权威具有强制性和服从性。从根

本上看，权威在某种意义上是约束个人自由

的，个人的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权威要求人

们听从支配，不允许个人随心所欲地活动。在

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工人，

必须遵守劳动纪律，按时上下班；一个学生，

必须遵守学校纪律，按时上下课，完成教师所

布置的作业；一个战士 ，必须无条件执行来自

上级的命令 ，否则会受到严厉的军法惩治。同

样，一名公民，也要积极遵守社会公德、公民

道德，不得违反法律。

关于权威存在的客观性。恩格斯认为，在

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

还是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权威都是客观存

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

没有权威，活动就组织不起来，越是复杂的联

合性活动越需要权威。正如恩格斯所说，“想

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

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恩

格斯还用铁路、航行做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他

指出：“这里，无数人的协作也是绝对必要

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协作必须依照准

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运转的首要条

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

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

表，还是一个受委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

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

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不仅如此，假

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

么随后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还

指出，“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

要专断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

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

救，就要看所有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

意志”。这两个例子清楚表明了权威的客观存

在性。这不是一种乘客对铁路管理者、客人对

船长的简单委托关系，而是处在一定社会阶段

的人和人之间合作的本质规定性。当然，列车

长、船长个人的意志或权威是以其背后的一整

套完整的制度规程为基础的，绝不是个人随心

所欲的意志，个人的意志或权威仅仅是执行制

度或规程的表象。

关于权威的好坏。恩格斯认为，生产和流

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

业的发展而扩展起来，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

种权威的范围。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

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

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

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阶段而改变的。在某

种程度上讲，权威是个好东西。至少从人类社

会产生至今的实践表明，没有权威的社会容易

陷入无序，没有权威社会组织将不成其为组

织。

关于权威的消亡。恩格斯认为，政治国家

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就

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

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很明显，恩格

斯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

所需，物质极大丰富，人类劳动只是为了更加快

乐的情况下，权威才会消失。因此他批评反权威

主义者，指出他们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

各种社会条件消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

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

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就是一部

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

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这就不仅从理

论上阐明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和未来走向消失的

社会基础，而且对哪些无端反对权威、罔顾历史

阶段性的无政府主义者给予了现实性抨击。

关于维护权威的重要性。恩格斯在反思巴

黎公社失败的基础上提出，获得胜利的政党如

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

借它以武器对反对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

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

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哪怕支持一天吗？

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

权威用的太少了吗？这实际上说明了维护权

威、运用权威在革命年代是非常重要的。

当代启示

当今时代依然需要权威。当今世界正在发

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潮流方兴未

艾、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文化多样化变

革势不可挡，同时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守

成大国维护自身利益色彩愈加突出、新兴大国

面临成长的烦恼，如何给地球村村民一个合作

共赢的世界成为摆在全球各国领导人面前的紧

迫课题。当代中国正在进行重大而深刻的变

革，“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渐次展开、“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扎实推进、新发展理念助推发

展，国家实力日益增强、党的事业出现新气

象。当代的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华

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

的目标。这是一个风云际会、成就大业的时

代，这是一个需要雄才大略的政治领袖也能够

造就这样的政治领袖的时代。一句话，当今时

代依然需要权威。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

展史看，维护党的权威和党的领袖的权威，始

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条基本原则。马克思、

恩格斯在领导欧洲工人运动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的实践中，始终强调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列

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也都曾特别强调权威的重

要性。当下，我们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特别

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向党中央看齐、向总书记看齐。


